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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94岁高龄的王德滋院士作出了一个
深思已久的决定：掏出了一百万元个人积蓄，设立

“滋兰奖学金”，用于奖励南京大学地球科学与工程
学院品学兼优、热爱地学事业的优秀学生。

王德滋对地质的热爱，始于孩提时期。上小学
时，学校租了几艘木船组织高年级学生游览长江，
那是王德滋第一次看到长江。

“那天，江风虽然透着凉意，但湛蓝的天空，
白云朵朵，长江上帆影点点，真的美极了。我的心
一下子豁然开朗起来。我当时就想：长大以后，我
要像徐霞客那样，做一名地理学家，畅游祖国的大
好河山。”这是王德滋对地质学最朦胧的情怀。

上高中时，王德滋了解到我国地质学的奠基人
之一丁文江的事迹。1936年，丁文江在湖南调查
煤矿时不幸因煤气中毒去世，年仅49岁。丁先生
留洋前写下的豪言壮志“埋骨何须桑梓地？人间处
处是青山”，令王德滋读来热血沸腾。

从那时起，王德滋就有了自己的理想：“要像
丁文江一样，做一名出色的地质工作者。”

1946年夏，国立中央大学复员后重启招生，
江浙沪地区一下涌来3万多人报考。但学校仅录取
500人，平均60人中才录取1名，竞争异常激烈。
最后，王德滋以优异的成绩考取了国立中央大学地
质系，圆了自己儿时的梦想。

1947年，尽管还是初离家乡的大一学生，王
德滋跟随高年级学生参加了“五二〇”学生运动，

以“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为口号上街游行，向国
民政府请愿，却遭到了暴力镇压。国民党的宪兵、警
察用高压水龙头冲击游行队伍、手持铁棍猛打学生，
当场就有100多人受伤、20多人被捕。面对反动势
力的威胁，王德滋和同学们毫无惧色，与阻挡游行队
伍的国民党骑兵对峙。

这场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学生运动犹如燎原之
火，从南京迅速席卷全国，得到了全国人民的声援
与支持。“读书不忘救国，救国不误读书。”国民党的
暴行更加坚定了王德滋追求进步的信念。

于是，王德滋如饥似渴地学习地质科学知识，
在认真学习之余，他加入了一个名叫“自然科学
社”的进步社团，之后又加入了中共地下党外围组
织“新民主主义青年社”。

1949年年初，当时国立中央大学的中共党总
支委员会决定，要从“新民主主义青年社”里吸
收一批优秀的年轻学生成为后备军，正在国立中
央大学就读的王德滋经过层层考察，加入了共产
党的地下党组织。在国民党老虎桥“江苏第一监
狱”旁的一所民居中，王德滋负责进步刊物《南
京学联》的编印工作，冒着生命危险，传播进步
言论。

新中国成立前夕，在中共南京地下党的组织领
导下，王德滋积极参加“应变、护校、迎解放”斗
争，和师生们一起粉碎了国民党政府迁校的图谋，
迎来了南京大学新生的朝阳。

一片丹心图报国

1950年，大学毕业的王德滋留校任教。彼时的
中国，百废待兴。为了快速培养国家急需的建设人
才，南京大学地质系在1952年开设专科，设置矿产
普查与勘探和水文地质与工程地质两个专科专业，
一年招四百人，为国家快速培养技术技能人才。一
时间，比原先多数十倍的学生需要开设岩石学课程，
教学压力倍增。

当时还是助教的王德滋，接到了教授岩石学课
程的任务，“我只好硬着头皮上了。我晚上备课、认
真写讲稿、关起门来试讲，一次不行就再来一次。”王
德滋给自己定了三个目标：一是要脱稿讲课，不“照
本宣科”；二是要抓准重点，讲深讲透；三是要敢于面
向学生，不要面朝黑板。

“王老师非常注重讲课的艺术和技巧，善于运用
启发式、讨论式等教学方式而不是单纯的灌输，从而
引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几十年前的课堂情境，还时
常在王德滋的学生、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教授刘德良
的脑海中浮现。

教好岩石课，实验与讲课同样重要。然而，当时
学习条件有限，偏光显微镜数量太少，上实验课时，
5名学生合用一架显微镜，每人只能分到24分钟。
于是，实验室晚上照常开放，每个灯火通明的夜晚，
都能看到王德滋辅导学生做实验的身影。

白天讲课，晚上辅导，学生们被王德滋的敬业精
神所感动，专门写了一篇报道，刊登在《南京大学校
报》上，题目是《深受学生爱戴的王德滋助教》。回忆
起这件事，王德滋感到莫大的欣慰，对一名老师的最
大肯定，莫过于站稳了讲台。

在当时的艰苦条件下，南京大学地质系为国家培
育了一大批基础扎实、实地工作能力强的地质技术人
才，他们大多成为了我国地质行业的骨干与专家，成为
了支撑中国地球科学发展的中流砥柱。

1963年，王德滋从系里调到学校工作后，担任
了南京大学副教务长、南京大学副校长等重要职务，
即使工作繁忙，他仍然会抽时间到地质系指导学生，
为学生们授课、作学术讲座，指导他们的野外与实验
室研究工作。

当时，除了人才的缺乏，适合中国学生的大学教
材也是亟须填补的缺口。王德滋除承担课程教学任
务与行政工作之外，还编写了《晶体光学》《光性矿物

学》等教材，于20世纪60年代初出版。其中，《光性
矿物学》是新中国成立后，我国第一本自己编著的系
统介绍造岩矿物光性特征的教材，被全国高校地质学
科广泛使用，直到20世纪80年代，该书早已脱销，之
后的学生只能使用影印版本。

2006年，王德滋偶然发现1974年再版的《光性
矿物学（第二版）》仍被学校自行翻印，由于年代久
远，字迹逐渐模糊，部分内容也需更新丰富，已经80
岁高龄的王德滋在另一位同事的协助下，修订出版
了《光性矿物学（第三版）》。

王德滋一直对青年人关怀备至。刘德良独自
在苏鲁两省边界寻找国家紧缺的金刚石和金红
石矿时，王德滋在未通公共汽车的情况下，从
县城出发步行数十里看望他，坐在昏暗的小
油灯下，聆听刘德良的工作汇报。

他坚持让学生独立调查，希望能培养他
们独立思考、吃苦耐劳的能力，却又常常放
心不下学生的安全，这样润物细无声的爱
护，影响着一代又一代学生。

每当新生进入南京大学地球科学与工
程学院，王德滋总会以自己的人生经历勉励
青年学子开启地球科学研究之路，并常常鼓励
他们要多一些理想，多一些对科学的热爱，多一
些对真理的执着追求。

三尺讲台育新人

青山踏遍青山踏遍 大地求索大地求索
——记中国科学院院士、南京大学教授王德滋

本报记者 焦以璇 通讯员 齐琦 胡昕哲

在南京大学地球科学与工程学院的一次新生座谈会上，一名学生向中国科
学院院士、南京大学地球科学与工程学院教授王德滋诉说心中的困惑：“现在
社会上认为地质是冷门，没有发展前途……”

“判断一个学科的冷和热，要看这个学科与国计民生的关系如何，而不是
光凭主观臆断。既然读了地质学科，应该以学习地质为荣，以国家需求为导
向，来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王德滋语重心长地说道。

从矢志科学报国的青年学子到我国著名岩石学家，王
德滋首次提出“次火山花岗岩”这一理念，率先在国内发现
S型火山岩……在外界认为的“冷板凳”上，他一坐就是
70多年。

“我对地质科学的热爱，终身不渝。”王德滋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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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一名地质工作者，应该以自己的专业知识回报社会，积

极从事科普教育，这是我应尽之责。” 】【

一块普通的岩石，往往蕴藏着地球数
十亿年的秘密。一代代地质工作者用脚步
丈量大地，揭秘地壳运动的历史。

1956 年，党中央号召“向科学进
军”。尽管党政工作和教学任务都相当繁
重，王德滋仍抓紧点滴时间，见缝插针地
进行科研工作。

“登山必到峰顶，移动必须步行。”丁
文江生前的这句话是王德滋的人生格言，
也是他一生从事地质研究的行动指南。

南京和镇江之间有一条东西向的宁镇
山脉，是中国地质调查最早的发祥地之
一，但煌斑岩研究是其薄弱环节。王德滋
就瞄准了这一薄弱环节开展科学研究。

野外工作充满着艰辛与孤寂。清晨，
他背着行李箱，带上简易的干粮，从南京
乘最早的一班慢车到达山区，一个人翻山
越岭，观察、采集标本、画图。完成了一
天的工作后，他再背着几十斤的石头标本
乘最晚的一班慢车返回学校。

就这样，来来回回了十几趟，再加上
室内的实验工作，王德滋的第一篇学术论
文 《江苏高资下蜀煌斑岩的研究》 于
1957年发表，填补了煌斑岩的研究空白。

上世纪60年代中期，南京大学有5
项享誉海内外的科研成果，被誉为南京
大学的“五朵金花”，其中之一就是“华
南花岗岩及其成矿关系的研究”。

1957年，南京大学地质学教授徐克
勤等人在华南考察花岗岩与钨矿时，发现
了两个形成已有4亿年的加里东期花岗岩
体。传统观点认为，华南仅存在距今1亿
年左右的燕山期花岗岩，这一发现在地质
界掀起轩然大波，遭到许多人的反对。

于是，徐克勤派王德滋等人前往江西

南部开展了长达4个月的野外研究工作，
从采集标本、测量实测剖面到绘制素描
图、用偏光显微镜观察薄片。最终，研究
结果证明，被反对者们武断认为的“花岗
斑岩”，实际上是一种特殊的“花岗质碎
屑岩”。1966年，该项目成果被高等教育
部列为新中国成立后重大科研成果，
1980年，又被中国地质学会评选为我国
重大地质成果，囊括了全国科学大会奖、
国家自然科学二等奖等奖项。

之后，王德滋通过数十年的研究，不
断将花岗岩研究推进至更深层次，并将花
岗岩与火山岩的研究相结合，取得重大成
果与进展。

1980年，王德滋和团队在浙江莫干山
考察时，发现莫干山的山麓为花岗岩，山顶
却为流纹岩。为了弄清它们的关系，考察

团队就手拿地质锤，从山脚不间断地敲打
上去，一个“露头”都不放过，就是没找到两
种岩石的接触界限，而是逐渐地过渡。

这次的考察使王德滋意识到，花岗岩
与流纹岩之间存在“血缘关系”，花岗岩
是火山岩的“根”，它们是一个整体，属
于同一个岩浆系统，从而提出“次火山花
岗岩”新理念，结束了学术界长期以来将
火山岩和花岗岩人为割裂的倾向。

“野外地质调查要少走回头路。”这是
王德滋经常教导学生的一句话。在他看
来，野外工作一定要脑勤、眼勤、腿勤、
手勤、口勤，尽可能多地做实地调查。

“书本上的知识是前人从野外和室内总结
得来的，你们既要从书本学知识，更要向
大自然索取知识，从中发现问题，解决问
题，原创性的研究最可贵。”王德滋说。

王德滋团队还在江西首次发现并确定
S型火山岩在我国的存在、证实我国多地
区大面积橄榄安粗岩与金矿密切关系等，
极大地丰富了花岗岩与火山岩相关理论，
推动中国岩石学研究迈上新台阶。

“科学研究必须突出重点，咬定
青山不放松。要组织好科研团队，
既有领军者，也有传承人，使科研
特色能够长期继承和发扬。”王德
滋表示。

对科研，王德滋一直主张学
科交叉，他曾在给学生刘德良的
信中写道：“搞变质岩不能走纯岩
石学的路子，一方面要联系区域地

质，另一方面还要从物理化学的角度
进行研究。”在他看来，学科交叉，不

仅有利于解决复杂的科学问题，而且是
新学科生长的必由之路。

坚守初心攀高峰

尽管王德滋在地质学研究中一直精益
求精，攻破了诸多科研难题，他却从不认
为这门科学是束之高阁的。

进入21世纪，年过八旬的王德滋决
定开辟人生的新战场——从事科普工
作。

“我是一名地质工作者，应该以自己
的专业知识回报社会，积极从事科普教
育，这是我应尽之责。”在他看来，资
源、环境和灾害与国计民生息息相关，但
人们对地球科学的知识却知之甚少。

王德滋常常进入社区，与社区居
民、中小学生互动。开展科普讲座能用

自己的知识回报社会，对于王德滋来说
是一大乐事。

他先后作了多场题为《自然、资源与
人》的科普讲座，向大众生动形象地阐述
了人与自然的关系，提高了人们珍惜资
源、保护环境、减灾防灾的自觉性。他还
会针对热点问题进行讲解，比如汶川大地
震的发生机制，冰岛火山喷发是怎样发生
的，地震、海啸与板块运动有什么样的关
系等。

给孩子们科普时，他爱打比方：“地
球就像一个大桃子，最里面的桃核可以
看作是‘地核’，中间厚厚的果肉相当于

‘地幔’，最外面薄薄的桃皮就像是‘地
壳’……”孩子们听了，都乐了。他常
跟孩子们回忆自己“上天、入地、下
海”的求学时光与科研生涯，为孩子们
答疑解惑，鼓励他们长大后从事科学研
究工作。

为了帮助公众提高“赏石”水平，
王德滋开设了 《中国观赏石》 科普讲
座，从地质学与艺术融合的角度向公众
科普。他还主编了《远古的奇观——南
京雨花石》和《远古的遗迹——南京国
家地质公园》等科普书。编写这些书给

“外行”看，他想传递的是：“地质学是
有趣的。”

科普之余，王德滋仍然坚持野外调
查。2003年9月，南京市委组织部与中
国科学院南京分院联合组织在宁中国科学
院院士，到浦口、六合、栖霞、建邺几个

区考察。一路上，王德滋心痛地看到，由
于受眼前利益驱使，人们肆意开山采石，
南京的地质遗迹遭受严重破坏。

“要知道，地质遗迹可是大自然留给
我们的‘宝贝’啊，一旦破坏，就不可能
再生，损失不可估量！”经过深入调研，
王德滋联合在宁的8位中国科学院院士，
上书江苏省委紧急呼吁“停止开山采石，
保护地质遗迹”。江苏省委对院士们的集
体建议高度重视，迅速采取果断措施，使
南京宝贵的地质遗迹得以保存。

他还先后多次参加沿江考察、“浦
口”生态考察和地质遗迹保护工作，为环
境保护奔走呼号，催生了南京沿江风光
带、浦口生态示范区以及汤山—方山国家
地质公园等的建设。

……
“人，青山踏遍志未残，热血沸，为

霞尚满天。”这句王德滋学生的赠诗，正
是他科学人生的精彩写照。

醉心科普惠大众

王德滋给自己定了三个目标：一是要脱稿讲课，不“照本宣科”；二
是要抓准重点，讲深讲透；三是要敢于面向学生，不要面朝黑板。

1949年年初，当时国立中央大学的中共党总支委员会决定，要从“新民
主主义青年社”里吸收一批优秀的年轻学生成为后备军，正在国立中央大
学就读的王德滋经过层层考察，加入了共产党的地下党组织。

“野外地质调查要少走回头路。”这是王德滋经常教导学生的
一句话。在他看来，野外工作一定要脑勤、眼勤、腿勤、手勤、口勤，
尽可能多地做实地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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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面图片：王德滋在图书馆查
阅文献。

图①：王德滋在雁荡山考察。
图②：王德滋走进社区作科普

讲座。
图③：20 世纪 80 年代初，王

德滋在实验室中指导研究生观察岩
矿薄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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